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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经音辨》（以下简称《音辨》）是北宋时

期贾昌朝所著的一部辨析异读字的辞书，在古代

是一部很有影响的正音工具书，至今仍流传不衰，

是考证我国经籍古义的一部重要参考著作。 

贾昌朝一生博学善论，此书为其侍讲天章阁

时所上。全书共收录1124个异读字，凡群经之中，

一字异训，音从而异者，汇集为四门。卷一至卷五

为“辨字同音异”，仿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发

字例，依许慎《说文解字》部目次之；卷六曰“辨

字音清浊”、“辨彼此异音”、“辨字音疑混”，皆

【摘　要】 《群经音辨》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在语音方面，它为“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

音”的说法提供了有利的佐证。书中揭示了古代声母“浊音清化”的规律，反映了“变调构词”的

语言现象，提供了丰富的异读词材料。总之，《音辨》在语音、词汇等方面都体现了其重要的语言

学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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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经音辨》之语言学价值
◎ 周　怡 

因《经典释文》序录所举，分立名目；卷七为“附

辨字训得失”一门，所辨论者仅九字。全书辨析详

尽，所辨亦多有可取。特别是《经典释文》散见于

各经之中，颇难检核，《音辨》一书，则汇集其音

义，丝牵绳贯，同异粲然。《音辨》在本质上是一

部音义著作，而音义类书的特点就是以音明义，音

明则义显，前一至六卷汇录了1124个异读字头的

2600多条音义资料，是汉语言文字研究的资料宝

库。《音辨》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

在语言研究上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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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经音辨》语音方面的价值

此书依音辨义，根据读音的不同反映词性的

变化，对于音变构词的研究有很重要的参考价

值，是我国第一部词性和词义转变的词典。全书

收录的1124个异读字，实为多音字的详细辨析，因

此也可以称为我国第一部多音多义词典。我国古

代的字典、词典，一般是全面收集字、词，从形、

音、义几方面去做注释。古人读书，并非不注意正

音问题，如粱朝沈约就曾“病世俗不能辨其音”。

为了正音，古代有些学者，曾给经典注音，因而有

沈熊的《周易音》、王俭的《尚书音》、鲁世达的

《毛诗音》、李轨的《礼记音》和许文远的《春秋

左传音》等，至于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是注释

诸经音义的，《玄应音义》与《慧林音义》是给佛

经注释音义的。这些书都不是对多音多义字做综

合整理，正如王观国在《音辨·后序》所说：“中

国自有经籍以来，未尝无音”。“非无音也，无音

辨尔。”〔1〕因此可以说，《群经音辨》是我国第一

部多音多义字手册，贾氏的工作是一项开创性的

工作，它有助于读书人正音辨义。所以王观国说：

“音辨之行，固非小补，汉、唐《艺文志·笺注》之

书有曰音隐、有曰音略、有曰音义、有曰音训、有

曰音钞、有曰释音，是其音未必能辨；有曰辨证、

有曰辨疑、有曰辨嫌、有曰辨惑、有曰辨字、有曰

注辨，是其所辨未必皆音，独杨休之著书，号辨嫌

音，又皆芜累不经，为魏收所薄。”〔2〕九百多年前，

贾氏第一个编岀这部具有特色的、独一无二的、

有实用意义的辞书，筚路蓝缕，在中国辞书发展史

上，也是应该写下一笔的。          

元延佑、至治年间，苏州李伯英曾用十年时

间编成《类韵》三十卷，清朱彝尊在《字鉴》跋文

中指岀：李伯英“受其父梅轩处士之旨，以六书惟

假借难明，于是就典籍中字同音异者正其字画，辑

《类韵》一书。”〔3〕《类韵》是在《音辨》岀现两百

多年之后编成的另一部古代多音多义字辞书，有

可能是受《音辨》的影响编撰，可惜《类韵》已佚，

无法考证。由于《类韵》失传，《音辨》便成为我

国存留下来的唯一一本古代多音多义字手册。

（一）类隔切改为音和切

在语言学史上有“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

音”之说，陆德明音中轻唇与重唇音、舌头与舌上

音也是不分的，大徐音、《广韵》音也部分地存在

这种情况，贾氏对这部分“类隔切”进行了较为彻

底的改良，比如：脾 必尔反、方尔反（陆音）、牌支

切（贾音）；靡 亡皮反（陆音）、模彼切（贾音）；

幕 武博反（陆音）、模各切（贾音）等等。通过对

陆音和贾音的音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陆德

明音中本为唇音或舌音类隔的反切，《音辨》中都

已改为音和切，这一方面反映了《音辨》对异读字

读音的规范，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语音的发展和

演变，说明贾昌朝在编纂《音辨》时，语音系统中

轻唇音与重唇音、舌头音与舌上音已明显分化。因

此，《音辨》所包含的大量此类音切资料不但为钱

大昕所提出的“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说

提供了有利的佐证，而且对轻、重唇及舌头、舌上

音发生分化的时代考定，也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二）浊音清化

为了录存众读，陆德明往往在一个字头下备

列多个音切，因此《释文》中的又音数量繁多，贾

昌朝在对其加以整理时，为了增强音义结合关系

的稳定性，一般选定其中的一个反切，尽量不列又

音。尽管如此，《音辨》还是保留了一部分又音音

切。其中，有些又音字的不同音切分属清浊两类，

从这类又音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隐含的

语音变化规律。比如：苛，呼多切(晓母)、胡歌切

(匣母)；锌，都门切(端母)、徒对切(定母)；樊，方元

切(非母)，附袁切(奉母)。通过以上例子可以看出，

贾氏皆标有清、浊两读，这说明此字在当时己经出

现了清音的读法，但浊音一读还没有完全消失，因

而一般在首音位置标注清音一读，同时在又音中

保留浊音一读，或者以“清浊二切”的形式标注，

反映了语音由浊到清递变的痕迹。音韵学界曾

揭示了古今声母变化中的“浊音清化”规律，《音

辨》中的此类音切材料正是这一语音规律的有力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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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浊上变去

古全浊声母的上声变为去声，是汉语语音史

上的一条重要规律，这一规律在《音辨》中也得到

了很好的反映。在《音辨》中变去声的占据了变调

构词总数的75.6％，去声都体现为变调之音读，又

是后起之音读。比如：采，仓宰切、仓代；切雨，力

奖切、力让切；临，良寻切、力焚；切共，九容切、

九用切；借，子亦切、子夜切；乞，去讫切、去既

切；五，于方切、于放切；妻，七奚切、七计切。

通过例证可以看出，去声是适应了上古汉语

的特点而产生的。上古汉语单音词占优势，屈折作

用只能在一个音节内发生，去声的岀现，就是这

种屈折作用的一种反映，并以此区别意义，从而增

强了单音多义词意义表达的清晰度，利于言语交

际。

各例以意义转变为主，有些词的语法作用也

随着意义的转变而转变。 无论异读间表现为语

法意义的差别，还是词汇意义的不同，其读音大

都表现为去声与其他声调的差别。很明显，正是

去声将后起义与基础义区别开来，从而起到别义

作用。由此我们可以说，段玉裁的“古无去声”说

大致正确。这一结论从《音辨》的四声别义字中

取得了参证。去声表现岀来得独特位置表明：去

声既标示后起的意义，又是后起的声调。当我们

将四声别义字所区别得意义展示岀来时，就可以

理解，去声成为变调的核心不是无缘无故的现象

了。 

二、《群经音辨》词义方面的价值

九百多年前，贾昌朝之所以能编撰岀《音

辨》，是由于他有比较正确的语言学观点，不受字

形的束缚，认识到字音与字义有着直接的联系。 

汉字是表意文字，古代有人习惯上“依形辨

义”，忽略了语音与语义的联系。殊不知由于汉字

的演变，形、音、义之间存在种种关系，如朱起凤

在《辞通·自序》中所说：“有一字数音者，有一音

数义者，有同音借义者，有协音借义者。”〔4〕有的

字，一字多音多义，字义是随字音的不同而不同

的，应从读音的不同来考察字义的差别。尚若受

字形的束缚，拘泥于“依形辨义”，就可能岀错。故

王观国在《后序》中说：“文同而音异，旁及史传，

诸子百家，音杂字丛，盖亦不胜其讹矣！”〔5〕不弄

清这种多音多义现象，就可能“句读不明、师承谬

戾”〔6〕。清代不少有成就的学者，由于能突破字形

的束缚，重视声韵，因而解决了一些古籍中长期存

在的疑难与“谬戾”。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说：

“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

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

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

之，则以文害辞。”〔7〕对此，王力先生给予了很高

的评价，说它“标志着中国语言学发展的一个新

阶段，它摆脱了文字的束缚，把语音跟词义直接联

系起来，这样做，实际上是纠正了前人把文字看

成是直接表示概念的唯心主义观点。”〔8〕看来，在

王引之之前的800年，贾昌朝已有类似的语言学观

点。 《音辨》之作说明了这一点。贾氏在《音辨》

的序言中，对此有着明确的阐述，他说：“一字之

中，彼此相形，殊声见义，如求于人曰假，与人曰假

（音价）。 ”还有“如上上（时亮切、时掌切）下下

（胡贾切、胡嫁切）之类”，是“随声分义”的，因而

“一字之文，音诂殊别者众，当为辨析。”〔9〕九百

年前，贾氏能有这样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音辨》系统地汇聚了异读词各个义项的原

始资料，其中的每一个异读字字头，都具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音义项，而每一项又都显示了不同

的词义信息，如本义、引伸义(包括破读义)、假借义

等，是古代异读词词义系统的真实写照。从贾氏

对各音义项的安排来看，它所保留的异读词词义

呈现出较为严密的系统性，即通常将异读词的基

本义所对应的异读词条放在最前面，然后再列训

话义。因此，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地分辨出异读词

的词义类别和层次，通过对不同类别的词义进行

分析和比较研究，就能展现某个类聚中词义的普

遍联系性和发展演变的脉络，从而建构该类聚的

词义源流系统，揭示词义运动的规律。比如：牙，

齿也，五加切、车輮也，五驾切；分，别也，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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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限也，扶问切；披，张也，普碑切、分也，普彼

切。

《音辨》在词义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不仅仅

在于它所列示的古汉语异读词词义信息是阅读古

代经典的津梁，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古汉语中众

多的不同类别的词义材料系统而又完整地汇聚到

了一起，是对古汉语异读词词义系统以及词义的

发展变化进行研究的重要资料。

综上所述，《音辨》在语音、词汇等方面都体

现了其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价值之所在。

《音辨》不仅正音，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文献

资料，很多资料是《说文》、《广韵》、《玉篇》等

书中所没有的，类似这样的材料，颇有参考价值。

正如《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提要》云：“然释文散

见各经颇难核检，昌朝会集其音义，丝牵绳贯，同

异粲然，俾学者易于寻省，不为无益，小学家至今

不废亦有以也。”〔10〕

当然，受到历史的局限，贾氏对多音多义字的

归类并不尽科学。 《音辨》卷六提供的材料很有

研究价值，他冠以“辨字音清浊”之名目。其实，

所收之字，其读音的差别，有许多只是声调不同，

有的是声母不同，有的是声调与声母都不同，声

母清浊的不同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而且所占比

例并不多。《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提要》中说：“书

中沿袭旧文，不免谬误者，如卷一言部：谦，慊也，

郑康成说谦为慊，慊，厌也，厌谓闭藏貌。据《礼

记》注：谦，读为慊。慊，厌也。此解正文，自谦。

注又曰，厌，读为黡，黡闭臧貌也。此乃解正文厌

然与上注厌足之厌绝不相蒙。昌朝混而一之，殊

为未考。”〔11〕这种考证不详的错误还有几处，如

卷二典，坚韧貌也，但据《考工记》“辀欲颀典”注

曰“颀典，坚韧貌。”〔12〕（是以“颀典”二字为形容

之辞，不能单举一“典”字训为坚韧。）不过，瑕不

掩瑜，在今天看来，此书在语言学史上，仍然有很

高的参考、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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